
讀清華簡《湯處於唐丘》中的
“設九事之人”

沈建華

　　最近出版的第五册清華簡，其中《湯處於唐丘》是一篇古代書籍。 簡本《湯處於唐

丘》中，記載湯不計夜歸，反復往來聘請伊尹，這個故事分别收録在先秦諸子《墨子·

貴義》、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等不同版本中，如《史記·殷本紀》所載：“伊尹處士，湯使人

聘迎之，五反然後肯往從湯，言素王及九主之事。 湯舉任以國政。”又見於馬王堆帛書

《伊尹·九主》：“湯乃自吾（御），吾（五）至（致）伊尹” 〔１〕。 清華出土文獻楚簡《尹至》、

《尹誥》和傳世先秦諸子文獻中都有所記載，甚至還見於最早的小説題材的楚簡《赤■

之集湯之屋》 〔２〕，可見這個膾炙人口的民間傳説，在當時楚國有着廣泛的影響。 《漢

書·藝文志》所載《伊尹》五十一篇之佚篇，屬道家類著作，因此，我們推測《湯處於唐

丘》不排除有可能爲《伊尹》的佚篇。 〔３〕

值得注意的是，簡本有一段湯對小臣所説的話：

“以攸（修）四時之正（政），以埶（設）九事（職）之人，以長奉社禝（稷），■

（吾）此是爲見 〔４〕之。”簡（８）

古代農業社會，先民們在長期的勞作生活中，通過觀測天象來確定曆法、預測天

象，以進行農業生産，是極爲重要的大事，它直接關係到王室年歲是否有收成和貢賦

多少。 《尚書》夏書中記載古代君王堯、舜、禹繼任天下，首先將制定曆法作爲禪位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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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王堆帛書《伊尹·九主》第壹册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。

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叁）·赤■之集湯之屋》第

７４—７６頁，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。
《湯處於唐丘》與下一篇《湯在啻門》兩篇，主題都是講伊尹的故事，屬伊尹系列，同一個抄手。

見，訓立。 《孟子·盡心上》“修身見於世”趙岐注：“見，立也。”



的囑托，把觀象、制曆、授時看作必不可缺的重要職責。 《尚書·堯典》曰：“期三百有

六旬有六日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。”凡執政君王以設閏月與四時合其序，成就年歲，敬

授民時爲首要。 上博《容成氏》３６簡記載，夏桀當政：“衆寡不聽訟，天地四時之事不

修”，可與本簡互證：

又（有）■（夏）之德（德），吏（使）貨（過）以惑，萅（春）■（秋）改■（則），

民人諏（趨）貣（忒）。【一二】

簡文説夏桀之政，淫亂無度，春、秋時令隨意改動，造成四時之序紊亂，民無以適從。

因此，湯以此爲訓而立言“以攸（修）四時之正（政）”這顯然是出於當時政治的需要，同

時也道出夏桀四時不修而滅亡的原因，折射出一個王朝的結束與另一個新王朝接替

開始。

“以埶（設）九事（職）之人”〔１〕，設，訓制置、建立。《周禮·天官·序官》

“設官分職”高誘注：“置也。”九事，疑《周禮·大宰》所言“九職”，其曰：“［周］

以九職任萬民：一曰三農，生九穀；二曰園圃，毓草木；三曰虞衡，作山澤之

材；四曰藪牧，養蕃鳥獸；五曰百工，飭化八材；六曰商賈，阜通貨賄；七曰嬪

婦，化治絲枲；八曰臣妾，聚歛疏材；九曰閑民，無常職，轉移執事。”

“九職”，即“九功”，段玉裁《説文解字注》注：“九職之功所税也，按大宰以九貢致

邦國之用。 凡其所貢皆民所有事也，故職方氏曰： 制其貢，各以其所有。”將民人分爲

九職，可以達到各盡其能、各得其所的目的。 區分勤職和閑民身份，正如簡文湯對伊

尹説：“先＝ （先人）又（有）言： 能亓（其）事（職）而■（得）亓（其）飤（食），是名曰： 昌。

【六】未能亓（其）事（職）而■（得）其飤（食），是名曰： 喪。 必思（使）事與飤（食）相■

（當）。”【七】湯對伊尹説，只要每人盡其職，就能得到俸禄，社會才會昌盛；如果不勞而

獲者得其食，社會就會衰亡，必須要使任職與俸禄相當。 這段話也就是《周禮·小司

徒》所講的“以任地事而令貢賦”。

在商代卜辭中，我們不難找到相當於周禮所稱“九職”痕迹的如：“百工”（《屯南》

２５２５）、“多工”（《合集》１１４８４、１９４３３）、“多賈”（《花東》２７５、２５５）、囿封人（《屯南》３３９８、

３１２１）、田（甸）、牧、衛等職官。 〔２〕所謂“九職”的分工，最早很可能來自於商王室的生

·４３１·

出土文獻（第七輯）

〔１〕

〔２〕

我曾將“設九事之人”考慮與《史記·殷本紀》“九主之事”有關，看來有些勉强。 李學勤先生指出九職爲
《周禮·大宰》之説爲尚。

裘錫圭： 《甲骨卜辭中所見的“田”“牧”“衛”等職官的研究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五卷，第１５３—１６８頁，

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



活實際需要，管理上逐步産生和建立的，根據不同需求分外服和内服，内服大部分由

商王的親宗子擔任，田、牧、衛屬外服。 凡被商王册封的族氏，均以地名命氏，因此在

卜辭中自然形成一個族地同名現象。

（一） 奠與侯同名者：

奠《屯南》１０５９、４０４９；奠 侯《合集》３２８１１、《屯南》１０５９（同版）。

（二） 地名與侯同名者：

在■《合集》３６５２５；■侯３６５２５（同版）。

（三） 地名與子同名者：

在■《合集》２９２９２；■麓《屯南》７６２；子■《合集》３０３１、３０３２。

何方《合集７００１》；子何《合集》１２３１１。

（四） 地名與婦同名者：

在 《合集》３６７５１；帚 《合集》１４４３１。

龍方《合集》６７６７、８１９９；婦龍《合集》１７５４４。

類似這樣的卜辭和金文例子舉不勝舉， 〔１〕基本印證了《左傳·隱公八年》的記載：“天

子建德，因生以賜姓，胙之土而命之氏。 諸侯以字爲謚，因以爲族。 官有世功，則有官

族，邑亦如之。”《左傳》雖出於春秋之際，却道出了先秦社會的姓氏與封土的密切關

係。 本簡開宗明義講：“唐（湯）處於唐丘，娶妻有莘。”便是最有力的證明，“胙之土而

命之氏”的先民習俗，可以説至少在夏末商初就已形成了。 透過人地同名的現象分

析，説明卜辭中的諸侯、伯、子、婦的最初取名，多數源自本地名，經商王册封爵位繼承

沿襲下來，因此自然在最後名字前往往冠以爵位或職官，而以姓氏爲名的方國封地，

開始更多地出現在西周以後的銅器銘文中，這正是我們所看到在殷代的封爵制度基

礎上逐步承襲而來的體系。 這些私名前的地名，應該看作是被王册命的封地，實際起

源於對王室的服務分工，最終形成以侯、伯、子、男宗族封分爲特定的社會勢力，由此

也奠定了商代納貢制度下的管理和分工基礎。

衆所周知保利博物館收藏的■公盨銅器曰：“天令禹敷土，隨山浚川，乃差地設征”證

實了《禹貢序》“禹别九州，隨山浚川，任土作貢”的歷史傳説。 李學勤先生指出：“‘征’，《左

傳》僖公十五年注：‘賦也。’‘差地’是區别不同的土地，‘設征’是規定各自的貢賦，正如《國

語·齊語》講的‘相地而衰征’（實質有所區别）。”相當於《書序》所言“任土作貢”。〔２〕于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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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建華： 《卜辭所見商代的封疆與納貢》，《中國史研究》２００４年第４期。

李學勤： 《論〈遂公盨〉及其重要意義》，《中國歷史博物館》２００２年第６期，第５頁。



吾先生説過 “甲骨文有以工爲貢納者” 〔１〕見於卜辭有 “獸入 （納）工 （貢）” （《合集》

１０４８８反）或作“工（貢）入（納）禦”（《合集》２５９９７、《懷特》７７９）。 傳説湯初建商，爲减輕

四方朝貢，免去遠方之國牛馬駕車，重勞民力，以事勢度之，命伊尹制定《四方令》，見

於《逸周書·王會解》：“湯問伊尹曰：‘諸侯來獻，或無馬牛之所生，而獻遠方之物事實

相反不利。 今吾欲因其地勢，所有獻之，必易得而不貴，其爲四方獻令。’”這段話我們

從另一個側面理解，反映了商王室對於遠地馬的需求迫切，尤其馬在交通和戰争中起

着至關重要作用，卜辭有：“王囿馬，在兹■。”（《合集》２９４１５）和蓄養馬的職官“馬小

臣”（《合集》２７８８１、２７８８２），相當於《周禮》稱之校人：“掌王馬之政。 政謂差擇養乘之

書也。 《月令》曰‘班馬政’。”因此，在四方向王室入貢的物品中，馬，尤其受到商王族

的關注。 《花東》甲骨記載有不少關於來自西北地區新入貢馬，獻於“子”家族的，如

３６７片卜辭：“新馬于賈見（獻）。”便是其證。

從《逸周書·王會解》伊尹制定《四方令》向商王所貢獻的種類繁多的山珍奇物來

看，基本出自於四方當地的物産。 《世本·作篇》記載“相土作乘馬”“胲作服牛”，早在

商人先祖相土就已使用馬車，從卜辭使用馬車和舟代步來看，足以説明商代的地域已

經伸向更遠的北方草原或湖海，達到較高的文明程度。 如果没有四通八達的交通道

路設施，並建立驛傳和羈舍設置， 〔２〕以此達到四方賓服商朝是不可能的。 所謂“邦畿

千里”真正意義上是指王室的勢力範圍，商王是以“天邑商”、“中土”與“四封方”、“四

土”，國家天下觀已經很明確。

■公盨銘文和上博楚簡《容成氏》的公佈，揭示了《尚書·禹貢》九州的體系形成，

它的實際年代早已遠遠超出我們的估計，至少在春秋時期天下分界已經確立，《湯處

於唐丘》簡文所言“設九事（職）之人”便是一個佐證，這對我們探討“九州”的起源和形

成，無疑有着很多的啓示和積極意義。

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２日

（沈建華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；出土

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　研究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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